
2022.7.4 星期一
主编│徐珊珊 版式│陈海冰 检校│卫小林 蔡法

鉴藏B11

《研山铭卷》主要分为三部分：一
为米芾大字行书作品《研山铭》，二是
宝晋斋研山图，三是后人鉴跋。从事
书画研究的工作者都知道，年代久远
的书画作品流传千年后还能保存得
如此完整，是极为罕见的。此书画卷
定有值得深入探讨、研究的空间。

米芾大字行书作品《研山铭》的
具体内容为“研山铭 五色水 浮昆
仑 潭在顶 出黑云 挂龙怪 烁电痕
下震霆 泽厚坤 极变化 阖道门 宝
晋山前轩书”。

研，通砚也。研山即砚山。《研山
铭》所赞砚山（即砚台），为灵璧石材
质，作连绵起伏山峰状，其中一峰顶
有一石坛为墨池。灵璧石“瘦透
漏”，且有白色纹路蜿蜒而下，宛若
闪电雨泽，形成造化天然之景。相
传其曾为南唐后主李煜珍藏。江南
破，辗转为米芾所得。米老素有“石
癖”，得之“抱眠三日”，为之写下《研
山铭》。在这幅铭文中，米芾展开了
雄奇瑰丽的想象：砚山化为巍峨的
昆仑仙山，山上有五色潭，潭里孕育
着龙怪。龙怪降下倾盆大雨，润泽
大地，气象万千。

铭文的落款为“宝晋山前轩书”。
“宝晋”为米芾斋号“宝晋斋”的简称。
《书史》记载了“宝晋斋”的由来：“余白
首收晋帖，止得谢安一帖……右军二
帖……子敬一帖……及有顾恺之戴逵
画净名天女、观音，遂以所居命为宝晋

斋。”有学者曾以“宝晋山 前轩”为断
句，并以无“宝晋山”山名记载为由，断
言此卷为伪作。但还有另一种说法：
米芾爱石成痴，作《研山铭》时正是赏
玩“南唐宝石”砚山之时，故一时兴之
所至，将斋名改为“宝晋 山前轩”。这
是文人常见的趣味表述，即此“山”为
砚山，而非彼“山”。

这方砚台后来被米芾转给薛绍
彭。此后，他仍念念不忘，作诗哀叹
道：“研山不复见，哦诗徒叹息。唯有
玉蟾蜍，向余频唳滴。”哀叹完后，他
又愤愤不平地说，“此石一入渠（薛绍
彭）手，不得再见，每同交友往观，亦
不出示，绍彭公真忍人也！”

其实，这也怪不得薛绍彭要当
个“狠心人”。米芾爱石，如痴如醉，
史上留下不少荒诞之举。其曾撒泼
耍赖以死相逼，强行留下蔡攸收藏的
王羲之《破羌帖》。有前车之鉴，薛绍
彭自然不敢再把砚山拿给“米癫”（时
人对米芾的戏称）赏玩。米芾因醉心
赏石，曾耽误公务，几遭弹劾仍不
改。遇奇石，他曾着官服持笏板，行
官礼下拜，呼为“石丈”，这就是“米芾
拜石”典故的由来。其长官杨公劝其
收敛。哪知这“米癫”冥顽不灵，一连
从袖口里掏出三块石头，痴迷道，“你
看，这样的石头怎能不惹人喜爱呢？”
真乃一介痴儿也！

米芾与苏轼、黄庭坚、蔡襄被称
为“宋四家”。其书法自由放达，行笔

沉着飞动，用笔八面出锋，笔势信马
由缰，结体欹侧恣肆，变化无穷。《研
山铭》为米芾晚年少见的大字行书，
和其早年的书法相比稍有变化，但仍
不改其精神气质。

《研山铭》的书法用纸极为特殊，
为南唐“澄心堂纸”，产于徽州地区，
洁净如玉、细薄光润，为南唐后主李
煜所喜，用作南唐宫廷御纸。其与李
廷珪墨、龙尾石砚，被宋人并称为天
下之冠。“澄心堂纸”质优量少，一纸
值千金，以至于北宋文豪欧阳修曾感
慨道：“君家虽有澄心纸，有敢下笔知
谁哉？”

虽不舍得下笔，欧阳修仍秉持君
子之风，给北宋诗人梅尧臣送了两幅

“澄心堂纸”，并在信中嘱咐道，“要当
宝惜”“慎勿乱与人剪裁”。后来，梅
尧臣将半幅“澄心堂纸”转赠给徽州
制墨名家潘古，让其如法炮制。潘古
后来果真仿制成功，又回赠梅尧臣
300幅“澄心堂纸”。

《研山铭卷》中的宝晋斋研山图，
以细笔勾勒，皴染细腻，非米芾笔性，
为“老仿”（后人仿前朝的作品）无
疑。此图与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
的图例相契，有互为传抄的可能。该
画展示了砚山的大致面貌，图中标方
坛处即墨池。古代美学中始终有道
法自然、宁拙勿巧的审美取向。而玩
石之趣亦是如此，追求“不加雕琢，浑
然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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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备受瞩目的香港
故宫文化博物馆向公众开
放。开幕展由香港故宫文化
博物馆与北京故宫博物院共
同策展，来自北京故宫博物
院的 900 多件珍品参展。
其中，国宝级珍品、米芾的行
书作品《研山铭卷》备受关
注。

米芾在宋徽宗时被召为
书画博士，其留存于世的大
字作品仅有3件，《研山铭
卷》就是其中之一。这件作
品曾为历代宫廷或民间收藏
名家收藏，由于历史原因，在
清朝雍正年间流落到日本。
2002年，命途多舛、曾颠沛
流离的《研山铭卷》由国家文
物局指定的文物收藏单位斥
资2999万元购回，后藏于
北京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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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芾《研山铭卷》。

本版图片为资料图

《研山铭》铭文后是金代文学家、
书画家王庭筠的题跋：“鸟迹雀形，
字意极古，变态万状，笔底有神，黄华
老人王庭筠。”对此题跋，学界多持否
定态度，其中的“鸟迹雀形，字意极
古”更像是在评论鸟虫篆（古篆书
体），与《研山铭》字体不符。有理由
推测是后人重裱时刻意“拼配”的。

古书画在流传过程中，常会被
藏家有意分割为多件，或将彼此毫
无关系的多件书画组合拼配，以增
加其分量。作伪者或以米芾与王庭
筠为姻亲，且均为书画、文学名家，
所以将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书法和
题跋装裱在一起，以博高价。

此外，该题跋的字迹模糊颇为可
疑，似“揭二层”。所谓“揭二层”，就
是一件书画作品用的纸张是“夹宣”，
宣纸吸墨性强，墨易透纸背。“夹宣”
为多层宣纸，可将字画一层层揭开，
一分为多，裱成“多胞胎”作品。“揭二
层”作品的面貌会受到一定损害，出
现墨迹模糊、缺乏精气神等问题。宣
纸的广泛使用是在明中晚期，金代的
纸张能否达到这个厚度和韧度，还有
待深入探讨。另有一个说法是，此题
跋用纸为熟纸，光滑不易吸墨，因此
导致书迹磨损。这也可资参考。

该题跋后是米芾的儿子米友仁
的鉴定题识：“右研山铭，先臣芾真

迹，臣米友仁鉴定恭跋。”此题跋，学
界以为真迹。拖尾（书画手卷装裱上
所留空白的位置）是清代翰林陈浩、
周于礼的鉴跋。陈浩夸赞“米书之
妙，在得势如天马行空，不可控勒，故
独能雄视千古”；周于礼言“米老本
色”。可见，清代学者对《研山铭》的
评价颇高。

当我们观赏一件文物，我们在
看什么？笔者认为应“见作品、见
作者、见天地”。从《研山铭卷》中，
我们能欣赏到天马行空的米芾书
法、见到那个“活泼泼”、充满趣味
的“石痴”“米癫”，见证一段宋朝文
明的缩影。

自由放达的大字行书

王庭筠题跋疑似刻意“拼配”


